
第一次有朋友向我倾诉翁
婿矛盾，倒是时下常见的格局：
太太怀孕待产，岳父母登门照
顾。原以为最多是生活习惯不
合，小两口都熟读《双面胶》之类
时代作品，早有准备。没想到岳
父在机关里混了一辈子，一身真
知灼见要教给女婿：逢年过节催
他给领导拜年送礼；女婿晚饭时
接个单位电话，才一搁下岳父就
皱眉：“你有一句话说错了”；关
于他的入党事宜，更是一日三次
提、三日九遍讲。亲爹都没这么

耳提面命过，他又
不好意思像对亲
爹那样吼回去：

“你少管我。”
太太月子还

没坐完，他就开始
思索外派的可能
性，惹不起躲得
起，就是这意思。

我循常规劝他说：不必身在
福中不知福，二老帮忙做了无数
家务，解除了多少后顾之忧……
心里却无端想笑，饶我是“情感
专家”，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婆媳问题可以说是两个女人爱
同一个男人的下意识的争风吃
醋，翁婿问题总不好说是“同理
可证”吧。弗洛伊德老师再世，也
只能尴尬地笑着否认。而我乐观
地估计：这类困局会越来越多。
婚姻在中国已经质变，不再是他

“娶”她、她“嫁”他，而是他与她

走出各自的家门，共同买房置
业，组建属于自己的王国。原来
理直气壮的家长们，现在已经变
成年轻人生活中不一定受欢迎
的干扰者；本来天经地义的“子
妇无私蓄无私藏”，现在很可能
是AA了。同一份家业，他想买
房，她想投资，而他与她有完全
平等的权利；中国人说了三千
年的“子不教父之过”，但现在，
也许“虎妈”有更多的发言权，
各种培优班，都是妈妈们在安
排，中小学生出国事宜的见面
会，妈妈们人头攒动，爸爸们多
半不同意，但他们的意见也只是
家里的一票，不占绝对优势。世
界变了，家庭结构也随之而变，
于是出现全新的缺失与矛盾。不
必惊呼“人心不古”，我只知道，
所有的生物都有适应性，会在新
的环境下改变自己的食性、习性
甚至外观，以备更好地生存下

去。我对我的朋友说：好歹你是
在自己的家里，长辈的价值观与
你不一致，你可以自行选择拂袖
而去或是留下来，你不会被扫地
出门，更不会因为忤逆而被满门
抄斩。你的岳父很热心地爱着
你，果然是视你如子，既不因怕
你虐待女儿而讨好你，也不嫌你
没当官而逼你去求取功名，你还
有什么不知足的呢？不开心？四
海之内，哪里有什么开心的人？
你以为其他人的婚被上就没有
跳蚤吗？那只是因为你不曾睡在
他们的床上。

总得有人吵一个新时代的
架，闹一次让人耳目一新的不
和，包括以大家闻所未闻的理由
离一次婚……就好像，发明汽车
之后四年，我们就迎来了第一次
汽车车祸，因此才有了现在的交
规、驾校以及高速公路。世界，就
这样，一直往前进。

人生的长河中总有些抹不
去的记忆，好像河水中的浮萍，时
隐时现，总会在不经意间想起它。

最令我难忘的要数1995年冬
天的一次抓捕任务。记得那是隆
冬腊月，刚刚下过雪的路面还有
些湿滑。晚上10点多，我们公安报
的记者们就来到刑警支队的大案
中队待命了。根据报社安排，经刑
警支队领导同意，当晚我们要随
警作战，跟随刑警亲临抓捕现场。

大家的心情既紧张又激动，
不知将要面临怎样的惊险刺激。
虽然公安报的记者也都是警察，
但没有一个干过刑警。大案中队
的中队长发话了：今晚的抓捕行
动针对命案在逃人员，根据可靠
情报，5名长期在逃人员陆续返
济，分散在家里、亲朋好友家或
出租房内。这些人员命案在身、
穷凶极恶，抓捕过程中要注意安
全，带好武器，有情况及时和队
里沟通。今晚是5个抓捕小组同
时行动，行动时间是凌晨两点。
队长分配完工作，看看我们5个
人说：你们每人跟一个小组，都
是同行，安全问题就不强调了，
现场一定要听从指挥。

就这样，我们5个记者各自跟
随一辆警车出发了。出了刑警支
队的大门，几辆警车向不同的方
向驶去，消失在严冬黑夜里。我跟
随的抓捕小组加上我共5个人，
组长是我警校的师哥，虽然平时
较为熟悉，但当晚的气氛还是令

我有一丝紧张。师哥问我，怎么不
说话？是不是有些紧张？我说是啊，
工作七八年了，还没有见识过抓
人呢。师哥笑着说，那就见识见识，
但愿今晚运气好，能赌个正着。

很快，警车在北郊一所工厂
的宿舍区大院里停下了。大家下
车，徒步走了几分钟来到一座宿
舍楼前。宿舍楼很普通，和周围的
楼没什么区别。在一家一楼带小
院的门前停住脚步，小院有一个
铁门，很高，几乎和院墙一样高。
师哥围着小院转了几圈，回头看
了看身材瘦小的王刑警，王刑警
默契地点点头，然后又返回车上。

坐在车上，我才闹明白是怎
么回事。原来师哥是问王刑警能
不能从墙上翻过去，王刑警示意
可以。我惊奇地问，水泥墙这么
高，怎么可能？王刑警幽默地说，
一切皆有可能。师哥也调侃我不
深入基层，说刑警的本事大着
呢，以后要多多宣传。

凌晨时分，车里安静下来，
大家都不说话，几位刑警似乎睡
着了。坐在他们中间，我一点儿
困意都没有，盼望着凌晨两点的
抓捕行动。

时间到了，师哥在车上简短
地安排了一下任务。师哥和另外
两位刑警从正门进屋，王刑警在
小院的后墙守候，听到屋内有情
况马上翻墙进屋增援。师哥问我
要不要在车上等着，我断然拒绝
了，一定要跟他们进屋。

宿舍院内一片寂静，只有我
们几个人的脚步声。再一次来到
那户一楼的人家，师哥敲门，“咚
咚咚，咚咚咚”的敲门声在凌晨格
外刺耳。半晌，听到开灯、说话的
动静，又敲，终于传来一位老年妇
女的声音：“谁啊？”“公安局的，开
门！”屋内忽然没了动静，过了好
长一会儿，师哥又喊了几次话，房
门终于打开了，一对老年夫妇惊
恐地看着我们。大家进屋，我跟
随其后也走进屋里。房间不大，
老式的两室一厅。师哥出示了一
下证件，大家就分头到各个房间
搜查。老年妇女惊慌地说：“我儿
子真没回来，回来我一定亲自把
他送到公安局。我和他爸爸都是
老实人，你们还信不过我吗？”旁
边站着的那个花白头发的老年男
人，就是案犯的爸爸，也一脸惊
慌，听到老伴这么说，直点头。

我看着这对老年夫妇衰老又
惊恐的脸，心里涌起一丝怜悯，可
怜天下父母心，儿子犯罪，父母跟
着担惊受怕，真是作孽。看到大家
在各个房间搜查，我也插不上手，
就坐到客厅的一个凳子上，身后
是个大大的黄色壁橱，我顺势倚
在上面。

不一会儿，师哥走过来站在
客厅中间，怔怔地看了我一眼，用
手比划着示意我起来。接着，他对
那对老年夫妇说：“我们今天就是
过来看看，没回来算他走运，希望
你们不要包庇罪犯，有他的消息
马上通知我们。”

很快，大家离开，来到楼前的
一处僻静处。我有些懊恼地说，今
天真不走运，什么也没见识到。师
哥说，他就在家，床上的褥子还是
热的。另一位刑警说，应该在壁橱
内藏着。我有些激动地问，为何不
抓他？师哥有些苦笑地看着我说，

因为你坐在壁橱外面的凳子上
啊。他手里肯定有刀子之类的凶
器，他在里面已经做好准备，这时
抓他会伤害到你。我一时语塞。师
哥看出了我的懊恼，接着说，即便
你不坐在那里，他藏身的位置也
对抓捕不利，这些有命案的家伙
很危险。

半个小时之后的情景令我终
生难忘，那些惊险刺激的电影画
面与之相比统统弱爆了。只见王
刑警抓着墙外的树枝，一个箭步
跃上小院的墙头，跳进院里，麻利
地打开小院的大铁门，师哥手枪
上膛，大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冲进院内，打开屋门，在一声声

“手放下，不许动”的喊声中，人高
马大的案犯在床上束手就擒。等
我走进屋里，案犯已经被戴上手
铐押着往外走。而那对老年夫妇
木然地看着我们，没有一丝表情。

我是和案犯挤在一辆警车
上返回的警队。车上，师哥在报
话机里简短地报告着情况：“人
已归案。”

我们是最后一组到达刑警
支队的。当晚的抓捕行动除了一
组扑空，其余都是满载而归。凌
晨3点多，刑警支队的大楼灯火
通明，当夜的审讯工作紧张进行
着，这些忙碌了一晚的刑警又投
入到审讯工作中，这对他们来说
已是家常便饭。

事后为核实一些细节问题采
访师哥才知道，第一次离开案犯
家的时候，他们就悄悄地把通往
小院的屋门打开了，所以，选择从
小院进屋，也是早已做好了准备。

那一期的公安报因为有抓捕
案犯的纪实报道而好评如潮，而
这次随警作战的经历也成为我终
生难忘的记忆，每当想起，总会为
我的刑警战友自豪，为警察自豪！

这是在微信上看到的一个
故事，很感人。

一位女士在一家肉类加工厂
工作。有一天，当她完成所有工作
安排，走进冷库例行检查，突然，
门意外地关上了，她被锁在里面。

虽然她竭尽全力地尖叫着、
敲打着，她的哭声却没有人能够
听到。这个时候大部分工人都已
经下班了，在冰冷的房间里，没
有人能够知道里面发生的事儿。

五个小时后，当她濒临死亡
的边缘，工厂保安最终打开了那
门，奇迹般地救了她。

后来她问保安，他怎么会去
开那门？这不是他的日常工作。

他解释说：“我在这家工厂工
作了35年，每天都有几百名工人
进进出出，但你是唯一每天早晨
上班向我问好、晚上下班跟我道
别的人。许多人视我为透明看不

见的。今天，你像往常一样来上
班，简单地跟我问声‘你好’，但下
班后，我却没听到你跟我说‘再
见，明天见’。于是，我决定去工厂
里面看看。没听到你的告别，我知
道可能发生了一些事。这就是为
什么我在工厂每个角落寻找你。”

这个故事为什么感动人？第
一，它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
需要尊重的；第二，它让我们明
白，尊重一个人原来是如此简单。

可能，更多的人还会悟到善
有善报的道理，我们不求这个。

我认识这么一个人，他和我
关系也不错。

他们单位都叫他人渣，我很
不明白，这么一个长得人五人六、
能说会道的人，怎么会是人渣呢？

有一天，他喝醉了，躺在马路
上，我正好路过看见他，想把他拉
起来，可他的四肢松松垮垮，像熟

过劲的面条一样耷拉着，站都不
能站。任我怎么喊，他眼也不睁，
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我赶紧拨
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陪他打
完吊瓶，然后又把他送到家里。

过了几天，一个朋友打电话
问我，你认识“谁谁谁”不？这个

“谁谁谁”就是他，我说认识啊，
怎么了？

怎么了，他说你是个大坏
蛋，世界上没有比你再坏的人
了，说你偷公家的东西、父母来
了也不管饭。

哈哈，我说，嘴长在他脸上，
他爱咋说咋说呗。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和某单
位的领导想合伙做一件事，怪就
怪这世界太小了，偏偏这事就让
他知道了。他找到这个领导，说
我做事没原则、没能力、不讲诚
信、好骗人，大说我的坏话，结

果，这事还真让他搅黄了。
原来，他还真是个人渣。很

多人说，他活了五十岁，得有六
十年专干损人不利己的事儿。

人渣归人渣，但我见了他还
是客客气气，该请他喝酒喝酒，
该请他喝茶喝茶。很多人都笑话
我，说对这种人还这么好，你不
是傻子吗？

我笑笑说，人渣也是需要尊
重的，否则，他会更渣。

“人若草木草若仙，你好我
好挂嘴边。善言善行无过错，不
求福报不抱怨。”这诗的意思是，
人就像草木一样，都平平凡凡，
但草木又像仙人、圣人一样，都
需要尊重。说句好话很简单，让
人高兴就是；吃点喝点也穷不
了，让人高兴就是。善言善行总
是无过错的，不要在乎什么福
报，也不要去抱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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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贺就职于济南市公安局宣传处，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济南市作家协会
理事。作为一位有着30年警龄的公安民警，作为曾经的《济南公安报》的记者、编辑，她随警作
战，深入一线，既亲历过不少惊心动魄的抓捕过程，也目睹过许多令人心痛、惋惜或感动的事
件，更见证了警察与普通百姓之间的诸多平凡故事。自今日起，李贺的“警察手记”系列文
章将陆续刊出，为我们细细讲述那些可洞悉人性最深处或灰暗或温暖的故事。

———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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